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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九回第三十九回  單趨賢開筵充闊客　沈逸民吃醋阻從良單趨賢開筵充闊客　沈逸民吃醋阻從良

　　卻說丁統領將鈔票三百元擺在臺上，賞給寶玉作為今夕酒席之費。因後天即欲回轉江寧，未便在申逗留，所以開銷現款，落得

顯顯自己的奢豪，不但使寶玉欽敬，而且令別人知道我的場面，有一擲千金日費萬錢之概。那知這一來，翻而吃了啞苦，白白丟了

許多銀子，討不得寶玉一聲謝。究竟丁統領是個武官，性子極其直爽，既不熟悉花叢中情景，又不向別人討教，偏要做假內行（讀

杭），未曾說開銷酒帳這句話，含糊一擲，致落寶玉的圈套。雖統領不在乎此，然細細想來，豈不做了洋盤大老官嗎？　　閒話少

表。當時阿金、阿珠與相幫等人收拾殘筵，見此多金，翻不敢貿然謝賞，因下腳錢照例四元，多則加倍，或額外賞賜，未嘗無要緊

完的瘟生闊老。然一賞數百元，則從來有酒的，故此都向著寶玉觀看。寶玉也知這卷鈔票是開銷我的酒帳，誇耀自己的闊綽，並非

犒賞一班下人的，但他沒有言明，我何弗只做不知，當作眾人的犒賞，使他暗中吃虧，另行再送我酒錢呢？況他就要去的，不是個

長久客人，有什麼後日的貪圖？此刻盡不妨敲他的竹槓，即使背後說我、恨我，不怕他不來開銷，坍了自己臺的。主意已定，便假

作埋怨阿金等眾人道：「唔篤啥能格小家氣，阿像煞見歇食麵格，大人賞仔唔篤幾化，謝才勿過來謝，呆瞪瞪立勒浪作啥介？」阿

金等聽了，早已會意，一同過來謝丁大人的賞。

　　丁統領不禁暗暗吃驚，懊悔自己鹵莽，不曾說得明白，竟著了寶玉的道兒，但事已如此，不便再說吝嗇的話，失了自己體面，

正叫做「啞子吃黃連，道不出的苦」，只得強作歡容，裝出坦然的樣子，向著寶玉說道：「我是難得到這裡的，賞他們幾百塊錢不

算什麼，只怕你用的許多人，分派起來，每人還不夠買兩件衣服穿呢。」寶玉連忙答道：「世界浪才像大人實梗，俚篤才要發財

哉。奴皆為是大人格賞賜，格落勿敢叫俚篤辭，恐怕大人要動氣格佬呀。大人真真量大福大，挑挑唔倪，唔倪勿知哪哼燒透仔路

頭，接著格位大人格。」寶玉正當說著，來了一眾烏龜、鱉腿、燒湯以及粗做娘姨、小丫頭等用人，都到丁統領面前謝賞，統領說

了一聲「免」，均各退下。申觀察忽然笑道：「這一來，足值三百塊錢，把寶玉家裡的人，一齊倒了包，豈不有趣嗎？」這幾句

話，引得眾客哄然大笑。

　　此刻丁統領也覺快活，又聽了寶玉與申觀察的言話，早把懊惱之心盡行消釋，仍拉著寶玉的手，說道：「我後天要動身了，你

的錢，我明日叫武書送來罷。」寶玉道：「阿是倪待慢仔大人，格落後日就要動身去哉介？」丁統領道：「我有公事在身，怎能自

由自在，常到你家頑呢？況我再至此間，又論不定日子，不知今年是來年，所以開銷了你，並非怪著你待慢，休要弄錯了。你如不

信，你去問問各位大人，自然明白了。」說罷，聽鐘上已鳴兩下，眾人要都走了，丁統領也覺身子疲倦，急欲回船養息，亦然起身

同去。寶玉並不挽留，只說：「大人後日開船末，明朝好到倪格搭來格。」統領口中雖然答應，卻沒有昨天的高興了，匆匆同出門

外，與申觀察等各位大人拱手作別。一時轎馬喧闐，輪蹄紛散，東西分路各歸，不必詳敘。

　　單表丁統領同武書回船之後，想起那方才之事，雖在眾人跟前張足場面，然化了許多錢，始終未聞寶玉道一謝字，空說了幾句

好看的話兒，足見他胃口極大，欲壑太深，看得這三百塊錢輕如鴻毛，全不放在眼裡，真真是個無底洞，斷然相與不得的，我明日

開銷了酒帳，就算完事了。這許多念頭，都是回味想出來的。

　　話休瑣屑。過了一夜，又封了二百塊錢，命武書送去，自己卻往各處辭行。楊大人請他在別的所在又吃了一臺花酒，因非書中

正文，毋須表出。翌日午前，便起碇回寧覆命去了，不提。

　　縮轉身來，仍說寶玉自丁統領去後，當夜阿金等將犒賞的三百元交與寶玉，寶玉取了一半，其餘一百五�元，均作數�份，賞
給樓上下男女用人，阿金、阿珠與管帳的各得雙份。還有自己的哥哥杜阿二，現在補了看守客堂的缺，也派了雙份，此外各得一

份，無不歡喜異常，說丁大人是個闊手，難得遇著的。在寶玉卻司空見慣，視若尋常，且知丁統領以後決不再來，落得多要他幾百

塊錢，貼補平日的游費。

　　下一天，武書又送來二百元酒資，雖被他打了一個八折，也是多的，寶玉並不計較，曉得衙門公館中，都有這個規矩，不要說

是嫖帳，就是中國向洋人借款，也有九五折的扣頭。總之銀錢一經著手，憑你是親爺娘、活老子，都不能脫白的。俗語云：「水過

地皮潮。」真正比喻得一些不差。寶玉熟諳世故，所以問了武書幾句，即喚阿金取出一張名片叫管帳的寫了收謝幾個字，注明收到

洋二百元，好讓武書回去覆命。

　　武書去後，又來了一個單趨賢，在寶玉面前買功，說：「這位丁大人，若不是我薦舉你，那天要叫李巧玲了。被我把巧玲說

壞，方來叫你，你想我這場功勞大不大嗎？」寶玉聽他口氣，是來討我謝儀的，但此事確是虧他，應該謝他幾個錢，只是沒有名

目，與武書兩樣，未便把現錢相送，故笑盈盈的說道：「多謝單老照應，奴也曉得勒裡。奴明朝夜裡請間搭來吃酒，後日請坐馬

車，一淘到愚園去，阿好？」趨賢道：「狠好，你既誠心請我，明晚那臺酒，面子上算我請客，因為我從來只叨擾別人，有些難為

情，所以同你商議，你肯裝裝我的幌子嗎？」寶玉道：「奴才肯格，悉聽單老說末哉。」趨賢又道：「後天是重陽日，你請我坐馬

車到愚園去，倒不如往徐園去的有趣。他那裡菊花極多，各種名目不計其數，都是向各處購求來的，據說名貴得狠，故現今登著申

報，開一個菊花會，你可高興去看看嗎？」寶玉道：「阿是新閘浪格徐園呀，奴倒忘記脫哉。既然故歇有菊花會，比仔愚園好白

相，奴有啥勿高興去介？」

　　阿金剛正從外房進來，聽寶玉說要往徐園去，便插嘴道：「徐園像煞有得勿長遠來，景致還算嘸啥，可惜地段推板仔點，格落

白相格人勿多，加二進園要兩角洋鈿，若勿弄點花頭，哪哼別人想著去嗄？不過故歇有仔菊花會，阿要加價勒介？」趨賢道：「我

雖看過申報，卻沒有留神價目。橫豎加與不加，我們終要去頑的，究屬有限得狠，管他則甚呢？」說罷，起身要走。寶玉道：「有

啥要緊事體佬？坐仔一歇歇就走介。」趨賢道：「實不瞞你，此刻申大人在金小紅家，等我去叉麻雀的，所以不能多坐了，我與你

明日會罷。」寶玉叮囑道：「奴明朝端整好仔酒菜，為仔別格事體，推頭申大人差我哪哼哪哼勒勿來介？」趨賢道：「你不用叮囑

得的，明晚連申大人都請在內，怎麼推他身上不來呢？況且是你請我，我借此要擺擺款的，即使有天大的事情，我肯啥得這臺酒

嗎？」這幾句話，引得寶玉、阿金等莫不掩口胡蘆，好得趨賢的面皮極老，漫說是笑他，即指著鼻頭罵他，他也不要緊的，所以並

不再言，匆匆的去了。當日兩下均無書說。

　　到了明天下午四點鐘，趨賢同著兩個朋友先來，一位叫沈逸民，排行第三，嫖界中都叫他沈三的﹔一位就是從前同胡士誠來過

的趙完璧。寶玉陪著閒談。趨賢忽虛擺架子道：「可惜此刻只有三個人，不然，倒可以敘一桌麻雀，解解悶呢。」逸民接嘴道：

「與其叉麻雀，倒不及清談的有趣，況小弟素不擅長，就再來了一位，這桌和也碰不成的。」趨賢聽了，連說「是極是極」。

　　寶玉道：「唔篤橫勢勿碰和，奴有一句閒話，要細細教問問來。」趨賢道：「你問我，我曉得的，不論什麼事，都肯告訴你

的。你說你說，我在此洗耳恭聽了。」寶玉微笑一笑，方問道：「申大人常常勒金小紅搭，到底搭小紅阿有啥花頭介？終曉得底細

格。」趨賢道：「我的寶玉先生嚇，你是個聰明人，怎麼忽然懞懂起來？你想申大人與小紅，若沒有一些花頭，他什麼常在小紅家

呢？這個道理不言而喻，無須向我細問的了。」寶玉道：「阿呀，格套事體，啥問勿得格佬？奴倒偏要問問勒。」趨賢道：「你既

然一定要打聽，我索性盡數告訴了你罷，他們兩個人，現在親熱異常，所以前天申大人同我商議，要把小紅娶討回來，托我做媒，

去說這件事。我因這兩天沒工夫，故還未開過口呢。」

　　那知這幾句話，在寶玉聽了，本屬無關緊要，但不過曉得這個主顧，早被小紅占定，別人難以爭奪的了。不防坐在旁邊的沈

三，已經面皮紫漲，酸氣直沖，忿忿的欲言又止。寶玉卻未留神，而趨賢說過之後，忽然想起沈三也做小紅的，且情深齧臂，與尋

常泛泛者不同，自悔失言，回頭見沈三這副形景，只好當作未見，向著沈三說道：「這件事情，確是真的，我本欲告訴三兄，卻巧



寶玉此刻問我，我所以直言不諱呢。」

　　沈三聽了，一心恨著申觀察奪我所好，因此沾染鎮江風味，氣得話都說不出來。既而定了一定神，暗想此事尚未開談，或者可

以挽回，只要小紅不願從他，即申觀察也難以強成的，但須有一個能言舌辯之人，打動了小紅的心，方能破壞他們的事體。然我許

多朋友之中，惟趨賢最善詞令，雖是申觀察信用的人，與我卻是至交，知道他的脾氣，一生所好的，無非黃、白兩件東西，有了這

個，不論何人托他，他都當作主人看待，赤心去辦的﹔不然，即是主人差他做事，他不過當面答應，背後仍將此事擱起，催他也沒

用的。今他把細情實說，大約主人沒有許他好處，抑或所許謝儀太薄，有意在我面前詳述，要我央求於他，也未可知。我何弗就此

與他商懇，重重酬謝，先給些甜頭與他嚐嚐，待事成後加倍酬勞，諒他決無不肯的。打定主意，方開言道：「承蒙老兄關切，足見

朋友交情。弟所以憤憤者，並非怪著老兄，請老兄勿疑。」趨賢不等他說完，便答道：「我怎麼會疑三兄見怪呢？況這事又不是我

要做，小弟斷不這樣夾切的。」沈三又道：「我有一句不情的話，要奉懇你老兄，你如允諾，我終不忘你好處的。」說到這裡，便

在手上取下一隻鑽戒，暗暗遞與趨賢，且說道：「此事須求你斡旋則個。」

　　要知沈三是富家子弟，頗有資財，但因雙親俱在，未能暢所欲為，娶討小紅歸家。然此心未死，終望二老歸天，以遂雙飛之

願，故欲阻止此事。趨賢與他同淘，豈有不知？今聞沈三這幾句話，又遞過一隻鑽戒來，無非托我解散這件事，然頗不容易，且深

負主人重托，這便怎麼處呢？欲待不受，卻又捨不得這注現錢交易，況事成後還有加倍的酬謝，比主人將來的更優，不如暫且應

允，再作計較便了。腹中籌劃妥當，始低聲說道：「三兄托我，敢不竭力？但敝東委我作媒，不過議定身價罷了，必然已與小紅說

定，此刻我忽前去吹散，你想難不難嗎？所以這事未能逆料，待有好消息，即報知就是了。」沈三唯唯。兩人講了好一回，不覺天

色已晚。寶玉側耳細聽，已知他們的計較，不便插嘴，只與完璧敷衍閒話。

　　直等到八下鐘，申觀察與眾客來齊，趨賢暗囑沈三，今夜小紅讓他獨叫，切勿露於形色，把事弄壞，至要至要。沈三點首稱

是。少停擺席叫局，主賓入座，紅箋飛召，翠黛紛來。沈三見申觀察與小紅調情耍笑，難免妒火中燒，然一來承趨賢之囑，二來懼

觀察之勢，只得耐了下去，不言不語的坐著，略陪了幾杯悶酒，雖叫了本堂胡秀林的局，只不過敷衍而已。忽聞申觀察笑問趨賢

道：「你怎麼突然請起客來，真是一件奇事，萬不料我也有一日擾你的。」趨賢亦笑道：「請大人量大些，遮姜晚生的體面，讓我

今夜充做一次闊客罷。」這兩句話，引得合席大笑不止。惟沈三一人無精打采，單向著小紅觀看。小紅坐在觀察背後，未便過來安

慰，又不好叫沈三轉局。故把頭搖了兩搖，雙眉皺了一皺，以示不得已之意。沈三看在眼裡，早已會悟，等到眾人半酣之際，眾局

紛紛散去，他也推托有事，起身告歸，在家等候消息，不表。

　　且說申觀察見沈三先走，又問趨賢道：「那個姓沈的，怎麼狠不高興，匆匆的去了，好像有什麼心事呢？」趨賢道：「對嚇對

嚇，若不是有甚心事，這個人狠是有趣，此刻趕他去也不去的。」寶玉在旁聽了，暗笑申觀察尚在夢中，問起這個對頭冤家來，你

若曉得他這樁心事，只怕要活活氣死的，故不禁展然微笑。適被申觀察瞧見，問道：「寶玉，你笑什麼？」寶玉遮飾道：「奴想著

剛剛單老講格笑話落呀！」申觀察還要問那句笑話，卻被趨賢用言叉住道：「大人今夜可要到小紅家去嗎？」觀察點了一點頭，又

與眾人豁了一個通關，聽那鐘上敲了�二下，等不及他們席散，先往小紅家去了。趨賢見觀察已去，方好肆無忌憚，同眾客大喝大
嚼了一陣，吃到大醉方休，各各興盡而返。不言寶玉循例相送，與眾客分路散歸。

　　單表趨賢回到公館，雖已酣醉欲眠，然酒在肚裡，事在心裡，看看手上戴的鑽戒，想起「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」這兩句話，我

且打聽大人此刻可曾回來，到門房裡去問一聲，若已回府，我明日便往小紅家去。故歪歪邪邪，一步一顛，走至外邊，向管門的一

問，回說：「尚未回來，我們所以不敢睡呢。」趨賢聽說，也不復問，即回自己房中安睡，實在倦醉異常，橫到牀上便著。一覺醒

來，已是紅日滿窗。好得衣服沒有脫，起身甚便當。梳洗過了，又去問那管門的，方知昨夜大人歸家已經三下鐘了，並未住在小紅

那邊，今日不妨去下說辭。正在那裡轉念，忽聞申大人傳喚，連忙飛身入內，見了觀察，請過了安。觀察喚他近身，輕輕吩咐了幾

句，無非命他往小紅處議定身價一事。趨賢道了幾個「是」，說今天就去。說畢，退到外面，暗想：小紅在大人前一定答應願嫁，

我少停用什麼言語打動小紅的心，把這件好事拆散呢？再者大人面前，我怎樣回覆，使他不要小紅呢？若我露了痕跡，非但有負沈

三，連我的飯碗都要敲碎，還要惹人家笑話，說我外香骨裡臭，是個外國忠臣，臂膊向著外彎的，叫我怎好做人呢？故須籌一條兩

全妙策，如俗語所云「快刀切豆腐－－－兩面光鮮」，方顯我的手段。怎奈一時想不出，我且到小紅家裡，見事行事，說話引話，

再定主意。倘仍沒有計較，我去找人商量，或者別有高見，也未可知。所以吃過午膳，即匆匆往小紅家而去。正是：

　　水溢藍橋中有阻，花開紅豆起相思。

　　要知趨賢用何言語阻止小紅從良，以及胡寶玉徐園賞菊，都在下文表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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